因聞法而解開心結的故事
在台灣現代志工團體中，非常典型且真實發生的故事。這類故事在許多大愛劇場或志工分享會上都曾被見證過，我們姑且稱這位主角為「陳師姊」。
柔和聲色解心結：陳師姊的真實故事
陳師姊是一位非常發心、能力也很強的現代女性。她在一個佛教慈善團體裡擔任了多年的基層幹部（組長），平時熱心公益。有一陣子，社區裡的活動特別多，她既要策劃經典讀書會、安排手語展演，還要兼顧新進志工的見習培訓。
因為承擔了太多勤務，她每天早出晚歸，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，無形中累積了巨大的心理壓力。
【她的心結】
當她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時，迎接她的往往不是體諒，而是先生的怒氣。先生因為覺得她把心思都放在外面，常常對她大聲講話，語氣甚至帶著一點威脅和強烈的不滿。
陳師姊心裡結了一個很大的怨結，她覺得非常委屈：「我是在做善事、走菩薩道，為什麼回到家卻要承受這種大聲責罵與壓力？為什麼我承擔了這麼多，卻沒有人能真正體諒我？」這個委屈與不解，讓她對家庭關係感到灰心，甚至對自己熱愛的志工勤務也產生了倦怠與沉重的壓力感。
【聞法的轉機】
直到有一天，她在自己籌辦的讀書會上，導讀到了一段關於「普敬」與「聲色柔和」的法語。
帶領的師父或講師分享了一段話：「我們常常把最溫柔的笑臉、最客氣的態度留給外面的法親與眾生，卻把最真實的疲憊、甚至是不耐煩留給了最親密的家人。有時候，家人大聲說話、發脾氣，其實是一種『笨拙的呼救』，他們只是在表達『我需要妳的關注』。」
另一句法語也深深擊中了她：「理直要氣和，得理要饒人。」 以及 「甘願做，歡喜受。」 講師提醒大家，如果做志工做得很痛苦、壓力很大，那是因為心裡還有一個「我」在執著——執著於「我付出了多少」、「我應該得到什麼對待」。
【解開心結】
這些現代白話的佛法，像一道光照進了陳師姊的心裡。她突然明白，自己的心結來自於「把外面的幹部習氣帶回了家」，並且帶著「我是對的（因為我在做善事）」的傲慢，去對抗先生的大聲。
幾天後，當她忙完培訓課程回家，先生又再次用很大聲、甚至有些咄咄逼人的語氣抱怨時，陳師姊這次沒有像往常一樣覺得受威脅、也沒有冷戰反擊。她深吸了一口氣，運用聽來的法，刻意放軟了姿態。
她倒了一杯溫水，走到先生面前，用非常柔和、平靜的語氣說：「這陣子活動真的太多，我看妳一個人在家，真的對你很抱歉。我承諾，等這陣子忙完，我一定會把時間留給你。」
先生原本準備了一肚子的火要吵架，看到她不僅沒有反擊，反而聲色如此柔和，頓時愣住了，那股高漲的怒氣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，瞬間消散，說話的音量也跟著降了下來。
同時，陳師姊也學會了在志工團隊中「放手」，把一些協調的工作傳承給其他人，不再把所有重擔都往自己身上攬。當她把「執著」放下，壓力減輕了，家庭關係也因為她的「聲色柔和」而逐漸破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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